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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人世间》是从文学到影视的一次成

功转换，带来的影响，不啻是文字转换成影像的

惊艳，也是新的传媒时代到来的重要表征。从

小说获得茅盾文学奖到电视剧获得“金鹰”奖，

这样的高光，无疑会引发关于文学与影视关系的

话题。有学者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影视

创作的文学改编呈现出了全新的、多元的、别样

的局面，中外文学的影视改编观念自觉、模式娴

熟、佳作迭现，影视改编片（剧）成为中国影视

文学的最重要内容，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搬上中

国银幕和荧屏，至今依然是新时代中国影视创作

的发展趋势。［1］

当然，不同于小说，电视剧《人世间》作为

视觉艺术产品，需要在有限的荧屏和时间里，借

助人、物、声、光等来叙事。其故事与叙述，通

［1］岳凯华：《20世纪中国影视文学改编研究文献的

学术史梳理》，《长江学术》2019年第4期。

空间转换赋能 年代特色鲜明

——电视剧《人世间》叙事的空间策略解析

陈方泽

摘  要摘  要｜｜电视剧《人世间》在特定的历史时间中搭建讲述故事的结构，通过场景还原历史真实的风貌，

并将人物命运走向与特定空间联系起来，在广阔的背景中展示不断发展的家国兴盛图景。

该剧叙事空间的组合充满艺术张力，将视野聚焦蕴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时光剪影，由此绘制

成一个充满烟火气与年代感的人世间。通过构建极具年代感的生活场景，用叙事空间呈现

着历史空间；同时，又抓住历史空间中的时间属性推动故事情节循历史轨迹发展。在充满

历史真实、年代特色和时代精神的影像长卷中，显示了中国电视剧艺术所达到的现实主义

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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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叙事时间的交错、叙事空间的变换以及叙事频

率的构建形成了具有影视特质的生动表达与独有

韵味。

本文试图聚焦电视剧《人世间》叙事空间转

换的手法，探究电视剧《人世间》将情节的发展

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空间中，以一个工人家庭几十

年的发展变迁为线索，将视野聚焦蕴藏在岁月褶

皱里的时光剪影，深情讲述一段百姓生活史，由

此绘制成一个充满烟火气与年代感的人间世，展

现出共和国五十年家国发展兴盛的图卷。

一、屋檐下的历史容量

电视剧《人世间》主题曲有句歌词：“平凡

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周家的屋

檐下是两间老屋，也是整个电视剧叙事空间的

中心。

电影叙事学认为：“大部分叙事预先要求一

个空间环境，以此接纳赋予叙事特征的时空转换

过程。”［1］影视的叙事画面能够同步展现引发

叙事的行动和与之相匹配的空间环境，并具有表

现不同叙事特征的时空转变过程的同时性。画面

原本就是影视叙事中最为直观性的视觉元素，其

空间呈现功能让影视叙事具有了自身的叙事个性

和讲述魅力，用特定的叙事技巧和丰富的组合方

式推动情节发展。

这两间老屋令周家人在“光字片”自豪不

已。用周志刚自己的话说，是多少人想住也没有

的房子。“光字片”在剧中是“吉春市共乐区”

一片房子低矮破旧、街道泥泞不堪、百姓生活拮

据的平民居住区，也是周家兄妹和他们的朋友们

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电视剧《人世间》以此

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空间，容纳进所有人物的喜

怒哀乐，同时将感情的触觉伸向辽阔的时空。

第三十三集，房管所通知周秉昆，要求他从

新买的房子里搬出来，将房子交还给原来的主

人。周秉昆无奈，只能重回这两间老屋。他一

个人在老屋黯淡墙壁的包围下潸然泪下，当父

亲推门进屋，问他为何哭泣时，周秉昆说，几十

年前，您就能凭着自己这双手盖出两间房来，这

两间大房子让我曾经在小朋友面前倍觉有面子，

骄傲、自豪！可现在，“我一个大男人，忙活了

半辈子，还得让一大家子住爸爸几十年前盖下的

老屋……”

所以，房子问题在剧情的叙事中，是情节

发展的一条若明若暗的重要线索。对于这一空

间环境的展示，剧情给予了它强烈的象征性意

义。胡亚敏在《叙事学》中指出，具有象征性

的环境设置，往往与人物或人物的行动有着密

切的关联，它要为人物的活动创造相适宜的氛围

和场所。［2］

老房子首先显示了周家兄妹的父亲周志刚作

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的出色技术和要强的

个性，是他成为周家子女的榜样的不容置疑的

凭证。

同时，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老屋也象征了

一种需要改变的艰难的生活命运。生活在艰难之

中的人们，用尽了自己的力量去保持一种温馨

的状态，他们希望将这种粗朴简陋的环境变得温

情美好。在拥挤不堪和寒素贫穷中不失尊严与快

乐，他们蓬勃的生命力本不该承受如此没有回报

的努力。想想当年父亲一人用自己的双手构筑起

两间小屋，温暖了自己的爱人，庇护了三个儿

女，给了他们热腾腾的生活。现在三个儿女，有

官员、有教授、有饭店经营者，却无法为年迈的

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提供遮蔽风雨的场所，其间意

［1］［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

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

2005，第105页。

［2］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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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令人深思。

当周秉昆通过自己的勤奋在“光字片”外买

了一栋二手房，他就是要像自己的人生榜样——

父亲一样，靠自己的双手让自己的亲人过上比周

围人好的日子，让家里头有厨房、有暖气、有厕

所、有卧室、有专门吃饭的地方。可个人的努力

往往会被冷酷的现实击碎：周秉昆买的新自行车

被偷，警察也没有办法追回；周秉昆买的新房遭

遇欺诈，最后被房管部门无理收回。一家人又不

得不搬回原来在“光字片”的旧屋，这就是老屋

的宿命化表述，生活与命运的不堪，只有在老屋

才能寻找到呵护与慰藉。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

以看到：家庭的命运已经与国家的命运相互关联

成为彼此不能分割的一体两面，家庭形象作为重

要的视听元素成为象征社会形态与显影历史风景

的一扇扇窗口，于是家庭空间就成了影片中独具

历史意义的“叙事空间”。

周秉昆带着一家子回到“光字片”老屋时，

房子就从原本的暗线，变成情节发展的明线，而

周蓉与冯化成的矛盾冲突也随之显示出来。因为

原本在周秉昆新居各有一间卧室的冯玥与周楠，

显然不可能再住一间房。但周蓉与冯化成还住在

筒子楼，只有一间房，冯玥不愿意与自己的父

亲住在一起。于是，以此为导火索，周蓉的婚姻

很快走向解体，冯化成和新欢出国，一走了之。

本来借住在老屋的好朋友肖国庆和吴倩也只能搬

走，回去和父母及离婚回娘家的姐姐挤住在一间

狭小的房子里。为了摆脱无法摆脱的生活困境，

在一个深冬的晚上，肖国庆的父亲故意藏身医院

供暖房的煤堆旁冻死。

一座老宅承载着旧日的荣光和现实的无奈，

更成为善良的人心中无限的痛楚和死不瞑目的遗

憾，由此推动剧情发展。于是，在北京的周秉

义决然请调，放弃自己可能上升的仕途，回到吉

春，不顾一己之病躯，强力推进棚户区改造工

程。房子由此从暗线转为明线，成为周家兄弟与

光字片邻里感情交集和矛盾冲突的焦点。 

正如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所强

调的——戏剧场景在叙事情节中具有决定性的功

能，它标志着人物命运实现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各

个阶段。［1］周家屋檐下的烟火，升腾在历史时

空中，激荡着电视剧《人世间》的情节原动力。

电视剧用周秉昆的视角，在“光字片”这两间老

屋的屋檐下，翻动一帧帧生动的画面，展示父亲

母亲的坚韧、坚强和坚守，哥哥姐姐的理想、知

性与自省，朋友同事的善良、诚实以及吃苦耐

劳。这屋檐下的烟火中，是无数小人物们生活中

的遭际与情感寄托，无数受众一起追忆自己所在

城市的变化，引发的是一场集体的温情记忆——

一栋房子的变化，已经具象成一个国家的变化，

成为这四十年新中国沧桑巨变的最典型载体。

二、“光字片”外空间的叙事推力

“光字片”是整部电视剧《人世间》的内场

景，但剧中人物天南海北，剧情的推动不仅在内

场景，也和光字片外面的空间息息相关。安德

烈·戈德罗认为，影片叙事的各种可能，一定程

度上就因为存在“一个这里”与“一个那里”之

间许多潜在可能的结构组成。［2］一部影片，一

个段落，就是一个这里的内场景与一个那里的外

场景不断叠加组合的产物。

虽然“光字片”是一个逼仄得让生活于其间

的人喘不过气来的空间，但周秉昆的存在却让

“咫尺窄巷情牵万里”。这“情”是人物之情

感，也是叙事之“情节”。使得外场景作为潜在

［1］［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70页。

［2］［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

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

2005，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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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的空间，成为叙事必要的推动力。在电

视剧《人世间》中，生活在叙事空间“光字片”

的周秉昆，他的命运轨迹往往承接着来自外场景

空间的引力。正是这样的引力存在，周秉昆的命

运才更具备历史的逻辑和生活的真实。

电视剧《人世间》以吉春为故事情节的生发

地，充分展示东北这一具体地域的城市特色，并

以周秉昆的视点辐射开去，构成广阔的叙事空

间。哥哥周秉义、嫂嫂郝冬梅身处黑龙江建设兵

团和农场；父亲周志刚参与“大三线”建设辗转

于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姐姐为了爱情，插队

遥远的西南山区，在贵州的大山深处。如此，四

点连线，形成兼有时空的叙事语言，推动情节发

展，也成为周秉昆成长的背后力量。

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周秉昆被厂支部

硬性要求观看处决涂志强，因为他与涂志强是发

小，在木材加工厂他们两比较要好。组织上想

通过这样的方式教育职工遵纪守法，没曾想这给

生性胆小、老实的周秉昆带来没法克服的心理障

碍。这场戏实际上为后来的情节发展预设了两个

重要关节（一是结识水自流、骆士宾；一是调入

酱油厂、结成六君子。这两件事影响周秉昆一

生）。为了摆脱心理上的梦魇，周秉昆一气之下

辞掉了木材加工厂的工作，成为无业游民。不敢

让妈妈知道，于是每天假装上班，过着提心吊胆

的日子。在朋友孙赶超的提醒下，给远在建设兵

团的哥哥打电话寻求帮助。于是，画面转向外场

景，周秉义和郝冬梅出现在镜头之中，外场景也

就由此而成了场景。当然对周秉义和郝冬梅的叙

事是为了解决周秉昆的问题，郝冬梅和另外一个

女知识青年谈论父亲解放时，提到周蓉的同学蔡

晓光的父亲，给了周秉义启发。周秉义立即给周

秉昆发电报：“工作的事找蔡晓光”。

由于蔡晓光的帮忙，周秉昆被调入“松花

江酱油厂”，周秉昆人生成长最重要的一步即

将迈开。处决涂志强的布告上显示的时间是：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七日。一个底层青年工人的命

运，竟然和当时中央干部政策的调整联系在一

起，宏大的历史空间，投射在周秉昆命运的一波

三折和悬念丛生的叙事之中。

周秉昆与郑娟的爱情长达四年，但还没有公

开就遭遇了周志刚强大的压力，几乎没有回旋的

余地。电视画面用父亲迎面踹向周秉昆的大脚板

和周秉昆脸上的清泪特写，表述这种绝望。但命

运叙事的转机首先从贵州出现，姐夫冯化成由于

参加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被抓导致周母晕厥，

昏迷不醒；并连累周秉昆入狱半年。郑娟带着弟

弟光明和儿子楠楠主动到周家照顾卧床不醒的周

母和幼小不能自理的冯玥，成为周家在政治风暴

中得以保全的功臣。也为周秉义和周蓉成为中国

政局拨乱反正后恢复高考的首批大学生创造了条

件。周秉义在考上北大后亲赴重庆向父亲报喜，

同时也告知了父亲，周秉昆和郑娟在最艰难的时

候，默默承担起守护母亲的责任，保护了家庭的

完整。周志刚了解情况后，立即动身从重庆赶回

家中。在这里，内场景和外场景做了连续的切

换，影片的叙事潜能就在这种空间组合中实现，

情节也得以合理推动。周秉昆的命运叙事，又在

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获得转机。这个历史时刻就

是——邓小平复出，高考在1977年恢复。宏大的

历史空间，又一次投射在光字片狭窄的街巷里。

周秉昆命运的第三次转折是与骆士宾在首都

机场发生争执，失手致骆士宾倒地重伤、不治而

亡。由于没有证据证明是谁先动手打人，周秉昆

将承担刑事责任和附带民事赔偿。原本答应放弃

追责与赔偿的骆士宾妻子曾姗在庭审时，突然当

庭提出民事赔偿一千万元的要求。意料之外的变

故，让郑娟陷入绝望，她不顾一切说出骆士宾当

年对她实施强暴才怀上周楠的事实，赢得休庭机

会。周秉义委托在深圳的姚立松与曾姗沟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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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曾姗意在争夺骆士宾可能让周楠继承的股权。

郑娟为了争取周秉昆减刑，毅然放弃可能存在的

股权继承权，获得曾姗的谅解——不对周秉昆追

责与赔偿。周秉昆被宣判后，曾姗、水自流和在

吉春的波来日化总经理彭心生回到深圳，等待从

美国回来的洛氏集团律师宣读骆士宾遗嘱。遗

嘱出乎所有人意料，心思缜密的骆士宾竟然设

计了一个周楠继承股权的前置条件——在周楠出

任董事长之前，所有股权由彭心生代持。郑娟的

善良，得到应有的回应；曾姗的算计，却成竹篮

打水。

彭心生因此成为洛氏集团董事长，周秉义在

哈阳市主抓的正义路商贸城的资金问题迎刃而

解，为后面周秉义调任中纪委，然后回到吉春市

改造棚户区埋下伏线。冯玥大学毕业也将通过洛

氏集团回到吉春，“光字片”所有的人又将等待

周秉昆走出监狱，在周秉昆视点之下，演绎新的

悲欢。

电视剧《人世间》虽然时间跨度漫长，叙事

空间多变，但由于紧紧围绕“光字片”内场景，

将外部场景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作为周家生

活变化的潜流，使“光字片”的生活巨变与遥远

的空间连接起来，通过影像向我们展示了社会生

活与国家面貌的沧桑陵谷、日新月异。

三、家书里的空间互动

电视剧《人世间》所讲述事件的时间起于20

世纪60年代，之后三十年的时间里，人们的通讯

方式主要是书信往来。剧中的一封封家书，既是

传递“光字片”周家亲情的载体，也是剧情中串

起不同叙事空间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元素。

第十六集，派出所所长龚维则因为要隐瞒侄

子龚宾被厂里办理了病退的消息，用自己的收入

给龚宾发工资，龚宾领工资后会把钱上交给婶

婶。谁知年关将近，龚宾用厂里发的工资（实则

是龚维则的工资）给叔叔和婶婶买了过年礼物。

原本过年要花的钱变成了没有用处的礼物，龚维

则只好夜访周秉昆，让他帮忙把平常工作中接受

的烟酒（埋下龚维则腐化堕落的伏笔）在黑市上

卖了。黑市的出现，是当时中央正确处理计划经

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先行摸索，为后来的经济改

革做准备。电视剧真实还原历史空间作为叙事空

间，精准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将广阔的历史

空间投射到了吉春的一条小胡同。

郑娟没与周秉昆打招呼就把龚维则的烟酒拿

到黑市，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规避了被工商

管理人员抓捕的危险，卖出了比商场还高的价

格。周秉昆对郑娟说，按商场价格给龚维则，多

出的钱是你挣的，就留给你。郑娟用这笔钱给周

秉昆买了皮帽、给周母买了围脖、给孩子买了玩

具；还剩下的八分钱，又买了一枚邮票交给了周

秉昆。特写镜头显示：邮票夹在一本硬面抄的笔

记本内。

这枚邮票出现在郑娟给一家人的礼物中，如

此突兀，大部分观众可能只觉得是主创人员想借

此表现年代感。其实，这是假设叙述者知道未来

必将发生的事，提前加以暗示的预叙手法。当我

们看到周秉昆送别父亲时，在车站与父亲发生争

执。后来的剧情让观众明白：那一张邮票就是在

暗示父子两人僵持在互不写信这件事上，谁也不

愿示弱。父亲在车站候车室那段话让周秉昆痛彻

心扉：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

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些本来是周秉昆在危

难中扛起周家的优点，周志刚却在恼怒之下说成

了周秉昆以此掩饰自己考不上大学的借口。临走

之时，周志刚在大庭广众下，还口不择言说周秉

昆“从小学习在班里头成绩总是倒数第一”。愤

怒的父子俩没有道别，各自掉头而去。

为了劝和周秉昆和父亲，电视画面运用蒙太

奇手法将内场景“光字片”和二个外场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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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周蓉、周秉义）和重庆（周志刚）——联系

起来，开始了多轮书信往来。周蓉、周秉义劝周

秉昆给父亲写信，可周志刚每次收到“江辽省吉

春市”的信，总是由希望转化为失望，因为每封

信都是郑娟代写的，总有那句让周志刚难过的句

子：秉昆厂子里的事情太多，让我替他写信说说

家里的现状，但他心里时刻都记挂着您……

周志刚收不到周秉昆的信，当然不是因为自

己骂了儿子，他知道什么爹养什么儿。周秉昆不

写信不是记恨自己的父亲，他知道父亲不满意自

己的现状，他需要改变，做给父亲看。他辞去了

酱油厂的工作，开起了“吉膳堂饭店”，江辽出

版社前主编邵敬文说，你现在的收入比你爸高，

比你们全家所有人加起来的收入都高，你给父亲

写封信有那么难吗？周秉昆说，我没有编制。周

家父子的这一段恩怨，揭示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在

当时历史条件下面临的观念之争，已经投身于市

场经济洪流之中的弄潮儿，也不敢义无反顾摆脱

原有的观念桎梏。那一张迟迟没有贴在信封上的

邮票，缺少的不是胶水，而是诀别过去的勇气。

一封家书，勾连起三个叙事空间。空间的互

动，影响周秉昆的生活变化，推动情节发展。米

歇尔·福柯在《论其他空间》一书中写道：“我

们眼前的时代极具可能的特质是空间的时代，我

们处在的时代具备强烈的同在性：所有人都生

活在并置、并排，远近与共、随时分散的空间

中。”［1］电影画面的蒙太奇手法能够自如地显

示这种空间的同在性，让观众看到电影叙事的多

视点是一种兼有时空的“语言”，表现各种不同

类型的时空组合，并由此在叙事空间转换中合乎

逻辑地推动情节发展。

电视剧《人世间》第一集，周蓉因为爱上冯

化成而私自到贵州插队，被周母斥责为“大逆不

道”“私奔”，周志刚甚至对周蓉表示要“断

绝父女关系”。电视叙事就采用了这一手法——

大西南的郁郁葱葱、北大荒的茫茫雪原、“光字

片”的逼仄街道——三个空间同在书信关联下有

序展开，配以周蓉读信的画外音：人活着要有信

仰，否则与行尸走肉没有区别。在读信的时间

推移中，镜头里人物从背影转向正面，少年的

周秉义、周蓉、周秉昆成长为青年；画面呈现的

同时有一段旁白：“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

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

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

能开出特有的花来。”这是周家兄妹三人站在各

自命运的起点时，叙述者采用非聚焦的“上帝视

角”，对他们未来人生发展的全景式鸟瞰，为后

来的情节作出预叙，意味深长。

最后一集，周秉义的生命走到尽头，他坐在

长白山深处的一个山头上，向郝冬梅口述了一封

同时写给周蓉与周秉昆的家书。这时，周蓉在蔡

晓光的陪同下回到了贵州，新“金坝村小学”落

成的庆祝篝火刚刚熄灭；周秉昆和郑娟还守着王

家屯的新居。书信内容较长，画面采用了交错蒙

太奇手法，将三个空间联系起来：时而是周秉义

倚靠着郝冬梅口述，时而是周蓉和蔡晓光共看家

书，时而是周秉昆和郑娟凄然并坐……随着周秉

义的读信声，画面闪回：在“光字片”老屋三代

人春节谈笑、吃年饭的场面，周秉义和郝冬梅在

北大荒雪原上追逐、结婚的场景。这封家书表面

看是周秉义的临终遗言，但本质上是为何谓“人

世间”做注解。遗言对周家两代人做了总结：爸

妈是世间难得的“好夫妻”“好爹娘”，三兄妹

都找对各自人生的另一半。也对周家的后人给予

了希望：要做有德行的人，做爱家爱国的人。三

兄妹各自回到了自己当初人生出发的原点，路途

遥远，但鸿雁长飞，电光可度。当周秉义用“好

［1］［法］米歇尔·福柯：《另类空间》，《世界哲

学》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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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活吧，就像我们曾经经历并为之奋斗过的那

样”的真情祝福向亲人告别时，画面淡出。空间

转换，周秉昆和郑娟出现在新居小区的街道上，

将剧情推向终结。

在长白山纵横的沟壑间、葱郁的林莽间，周

家的家书从“光字片”两间老屋发出，穿越了

五十年的漫长时间，情满五十八集电视剧《人世

间》的叙事空间，在不同空间的组合中推动情节

合乎历史逻辑与生活真实向前发展，搭建起光影

里共和国五十年历经艰辛不断走向兴盛的“人

世间”。

四、结语

梁晓声在小说《人世间》中虽然把周秉昆生

活的城市称作“A城”，“A”字语焉不详，但

显然不只是一个代号。因为在小说的字里行间，

满含着作者对自己故乡哈尔滨的“独一无二”的

空间记忆与情感寄托，“A城”既在故乡的地理

经纬上，也在作者的精神经络上。

在电视剧《人世间》的取景框与情节线上，

主创人员较好地完成了这一空间记忆与精神寄托

的光影构图。通过构建起年代感极强的文化场

景，用叙事空间呈现着历史空间；同时，又抓住

历史空间中的时间属性推动故事情节循历史轨迹

而发展，再现出艺术而真实的生活场景。从而在

叙事中实现“场景”在情节发展中标志着人物命

运发展不可超越的阶段，实现表达主人公进入新

环境、开始新命运的艺术目标。［1］

正如安德烈·戈德罗所言，影视中的时间性

其实是建立在空间上的，只有这样时间性才能被

置入叙事之中。［2］电视剧《人世间》所呈现的

具有历史感、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既能满足

场景叙事，推动情节发展，又能真实体现年代特

色，富含时代精神，丰富了电视剧叙事的方法与

技巧，应该受到相关从业者更进一步的关注与

研究。

［陈方泽 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卫视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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